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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晒佛
浴佛是指佛祖降生时，九龙吐水

洗浴圣身的传说而来。在古代，它已
成为佛教故事中一个重要的题材。印
度鹿野苑和阿摩罗伐底近代出土的
佛传雕刻，都有这种情景的构图。

据《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的记
载，摩耶夫人怀胎临近产期，一日出
游兰毗尼园，行至无忧树下，诞生了
悉达多太子。难陀和伏波难陀龙王
吐清净水，灌太子身。因此，后世佛
教徒纪念佛陀诞生的仪式，都在佛
堂中或露天下净地设灌佛盘，在盘
中的莲台上安置着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的释迦太子金像，然后灌以香
水，以表示庆祝和供养，就叫做“浴
佛”或“灌佛”。这一天是佛教四众信
徒的欢喜节日。

晒佛则是藏传佛教文化中重
大活动之一。在西藏、青海、甘肃、
四川、云南等省、区，藏族的传统宗
教节日中就有专门的晒佛节，大都
在藏历二月初、四月中旬或六月中
旬举行，具体日期各地不尽相同。
届时，各地寺庙将寺内珍藏的巨幅
布画和锦缎织绣佛像取出，或展示
于寺庙附近晒佛台，或山坡，或巨

岩的石壁之上。这些巨幅布画和锦
缎织绣佛像，做工精致、色泽鲜艳，
艺术价值很高，有的还是国宝。观
瞻者成千上万，为了方便信众和游
人观瞻，有的寺院还修筑巨大的晒
佛台。如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和日喀
则的扎什伦布寺均有巨大的晒佛
台，台面宽阔，可同时悬挂数幅布
画和佛像。其中以布达拉宫的晒佛
台规模最大。每年藏历四月中旬，
将长约二十余丈的五色锦缎堆绣
成的巨幅佛像，由几十个身强力壮
的喇嘛从寺庙藏宝室中取出，悬挂
于第五层楼的楼壁南面，每年悬挂
一幅或数幅。佛像多为释迎佛、三
世佛等在太阳光的照射和布达拉
宫金顶的陪衬下，彩色佛像相映生
辉。身着紫红色袈裟的喇嘛，口念
佛经，在佛像前顶礼膜拜。无数观
瞻者虔诚地凝望佛容，场面宏伟壮
观。扎什伦布寺的晒佛节，于每年
藏历四月十五日举行。青海省西宁
市塔尔寺的晒佛节，于每年正月十
五日在山前展晒狮子吼佛、释迦
佛、宗喀巴和金刚萨睡佛像。寺前，
临时搭有大帐，供该寺法台暂时办
事之用。

小寺院的晒佛规模较小，一般
在寺内举行。如理塘寺每年正月十
五就在寺内举行，晒佛与酥油花灯
会同时进行，前往参观者成千上万，
十分热闹。

康定转山会的“浴佛、晒佛”活
动却又有别于其它地方。

跑马山上九龙浴佛寺为景区
的最高景点，坐落于原九龙池。庙
宇宏伟、金碧辉煌，一派祥瑞。相
传，佛祖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有
九条龙为他沐浴，人们为了敬奉
佛祖而修建此寺。寺里的壁画演
绎了释迦牟尼佛祖从诞辰到圆寂
的全过程。寺内香烛长燃、油灯长
明，诵经声声不息，昭示出藏传佛
教文化的神秘魅力，是许愿祈福
的灵地。此寺与西坡的凌云白塔
遥遥相望。寺庙的池壁上沿有从
雪山下的五色海子浸下来的清澈
如甘露的水源，从龙口中吐出为
佛陀淋浴。此处离“跑马坪”仅里
许山路，许多人到了跑马山却只
恋于“跑马坪”，而没能到“九龙
池”一睹“浴佛”，实为遗憾。

康定转山会期间的“晒佛”，分
两个时段和两处不同地点举行。

“双抢”一结束，炎炎烈日之下，交公
粮的任务随即落到乡人的头上。

我的故乡八公分村，距离洋塘冲，号
称十里。洋塘冲是一个较小的自然村落，
不过因其交通和区位的优势，这里成了人
民公社所在地，那时叫红星公社。后来公
社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洋塘乡人民政府。
与之配套的卫生院、供销社、粮站、食品
站、烟草站、饭店、中学……也都呈众星拱
月状聚集在这里。

长久以来，从故乡到公社只有一条羊
肠小道，过田野，经村落，翻山岭，多数路段
为青石板铺筑。每年盛夏交公粮的那段时
间，各生产队就会安排劳动力，挑了刚收上
来的稻谷，按照公社下达的任务，足额交到
粮站。这些稻谷，都是已经晒干，并且车除
了秕谷杂质的，十分干净而饱满，质量高于
村民自己留着吃的。否则的话，粮站工作人
员经扦插检测，如发现尚有水分或秕谷，就
会拒收，或要求就地在粮站大院里的禾场
暴晒干透，重新用风车车一遍，或要求重新
挑回村庄，换了好谷再来上交。对国家分配
的任务，乡人决不敢敷衍，上交的公粮总是
保质保量。

有一年，在我们村庄对面的山脚下，一
条黄泥巴公路开始修建，我的父母姐姐和村
里的男女老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各自分
配到的地段，挖土方，挑土方，沿线人多如
蚁。公路渐渐成形，从北面朽木溪村后的山
脚而来，蜿蜒着经过我们村前的一带山岭，
再往南向着更远的村庄而去。在我童年的目
视范围之外，这条公路的两端都消失在起伏
的群山之间。我那时只知道，公社在朽木溪
那边很远的地方。记得第一次通车，场面可
谓壮观，几辆解放牌汽车和大型拖拉机，从
朽木溪那边慢慢开来，车上插满了红旗，放
着高音喇叭，全村人几乎倾巢而出，无不跑
到公路上去迎接围观，开心而激动。我那时
也紧跟喧闹的人群，追在车子后面欢笑着奔
跑，我第一次闻到那柴油或汽油的尾气，觉
得有股芳香的味道，用力吸着，十分好闻。这
或许是我日后无论怎样的长途旅行，从不晕
车的原因。

我的二姐比我大六岁，很早就辍学了，
在家务农。因我大姐出嫁早，父亲年事又高，
好些年，二姐是家里的主要劳力。有时生产
队安排送公粮，二姐也是其中一员。二姐曾
多次说到，有一回去公社交粮，差点被大型
拖拉机压死。那天早上，她与生产队的一行
人各挑了一担稻谷，过了村北石拱桥的时
候，看到一辆大型拖拉机从南面而来，同行
的人鼓动她去拦车，她走到公路一处转弯的
地方，呆呆地站在中央，看着拖拉机开到面
前也不知回避，吓得那司机紧急刹车，把她
大骂一顿。其他的人把担子都放车上了，司
机唯独不准她搭车。众人多次求情，二姐和
她的一担稻谷才上了车厢。

分田到户的最初几年，也还交公粮。选
一个盛夏的大清早，二姐和我父亲就各挑一
担新稻谷，一路走走歇歇，送到乡粮站去。那
样的烈日天气，粮站内外全是来自各村的交
粮人，排着很长的队伍。即便等上大半天，肚
子饥饿，他们也不舍得去买点东西吃。待验
了粮，过了称，满身汗水挑着空谷箩回到家
里时，已是太阳西斜。

我上中学时，曾多次从乡粮站旁边经过。
那是一座红砖瓦房的大院子，前面是一道高
大的铁栅栏门，敞开着，偶尔看到车辆进出。
那时候，对于农民来说，粮站是神圣的地方。
能够在粮站工作，吃上国家粮，是极为令人羡
慕的。在我舅舅村里，有一个叫德寿的表哥，
是近亲，在桂阳县一个乡镇的粮站工作。我每
年去舅舅家拜年的时候，长相白胖笑容可掬
的德寿表哥，一直都是酒席上深受尊重的人。

随着稻田的连年丰收，交公粮逐渐演化
为交公粮代金，再以后成了农业税。农民不再
上交稻谷，而是折算成钱款。不过，除此之外，
农民身上承担的其他税费也多了起来，特产
税、教育费附加、乡统筹……名目繁杂。有的
年份，平均一个农民的身上，需要交纳的税费
接近一百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一次要拿出
几百元，实在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况且，在上
交这些税费的时候，各家还得筹措子女的学
费，常苦不堪言。为了交纳这些税费，在“双
抢”之后的那段时候，每逢赶圩的日子，村人
卖谷的，卖米的，卖花生的，卖豆子的，卖红辣
椒的，卖鸡鸭的，甚至杀猪卖肉的，络绎不绝，
只要是能卖钱的，各家都要想尽办法。

1987年，高中毕业的我顺利通过高考，
被湖南省建筑学校录取。开学前夕，按照高考
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我和几个至亲，一同挑
了五百斤稻谷来到乡粮站，交纳我的口粮，办
理我的粮食迁移手续。我第一次走进了这个
神圣的地方，从此脱离了农民的身份，成了家
里唯一吃上国家粮的人。而我的父母亲人，还
将继续担负着一个中国农民应尽的义务。

我们那时谁也不曾料到，十多年之后，中
国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故乡的农业和农民，
从此步入了新纪元。

桂花的花瓣很小，如美丽的蝴蝶在枝
头上颤动着小翅膀。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桂花也有这
个心劲儿，它们一簇簇扎堆，白天，那娇嫩的
鹅黄如歌如谣从绿叶里，诱惑着人的眉眼。
夜晚，那暗香像奔腾的马，溅起心肺的愉悦。
影影绰绰中，你无法忽视桂花的存在，因它
奔放持久的香。

静悄悄的深夜，它跃上窗台，从窗帘的
缝隙里送上丝丝缕缕的芬芳，就这样，枕着
花香入眠，梦里都是美丽的江南，丝绸一般
柔滑的花瓣。

我常常看到阿婆在一棵大桂树底下放
一条半新不旧的席子，席子上慢慢地落了一
些桂花，有点蔫，有点干枯,它们一层叠着一
层，层层铺展开来，就是一小摞一小摞的小
金山一样。阿婆粗糙的手掠过它们，捧起它
们，收起来，再晾起来。阿婆会把它们做成桂
花糖，装进精致的小罐子里，走亲访友，甚至
走进大雅之堂。

多少个晨昏，桂花在枝头上绽放着青春的
年华。即便是飘飞成落花，也能化身为桂花茶，
在沸水的一沉一浮里，勾勒出一颗清净心。

淡黄的桂花飘逸在水里。水的纯净，桂
花的婉约糅合在一起，滋养着舌尖上的味
蕾。以水为媒，这桂花的香不再飘飘渺渺，有
了实实在在的质感。

桂花是有灵魂的，它浸泡在茶水里，又游
离在茶水之外。

桂花在炎热里滚动着清凉，一朵桂花就
是一个跳跃的小精灵，养着人的眼睛，再把
余香无私赠予，娇小如它，就这样奔跑着闯
进我的文字里，于是，香满衣，香满屋。

秋生秋葵
进入秋，就是秋葵的天下了，一年四季

中只有“秋”天，让秋葵的光彩，活力四射。它
们有的披绿装，有的着紫袍，披挂上阵了。秋
高气爽的天气，正是吃秋葵的大好季节。

菜园子里，秋葵的尖尖朝天，淡黄色的
小花儿从绿叶里探出小脑袋，这个季节的秋
葵占尽了风光。

秋葵，是为秋而生的。
摘几根秋葵，切成小星星的形状，绿边

儿，白籽儿，粘稠稠的，丝丝缕缕的粘液，含
着你侬我侬的情意。入锅大火焯一下，拍几
瓣大蒜，加几勺子剁椒，在锅里翻炒，绿秋葵
里衬着红剁椒，养眼又养心。

口轻的人，可以凉拌秋葵，撒上白芝麻，
脆中有香，也是无上的美味。

在我们山东老家，喜欢用秋葵蘸大酱
吃，把秋葵洗净，整个的焯一下，秋葵外衣的
绿就更鲜亮了，在碟子里排成几列，别说是
吃，光是看食欲就大增。

最吸引人的是做秋葵茶。
我的邻居家里的菜园子里种着十几棵

秋葵，秋葵这种蔬菜有个性，在它鼓出小芽尖
尖的时候，你得上心，它是急性子，急着长大，
一个不留心，它就长过了头，老了，木质化了，
咬不动了。那时，就只剩下一个观赏的用处了。

邻居家的秋葵多了，吃不了了，她也得
摘下来，顺便摘几多小黄花，选一个晴朗的
日子，把秋葵切成小星星，把黄花和秋葵小
星星放进箩筐里晾晒，随着水分一点点地蒸
发，小星星的褶皱多了起来，小黄花干枯了，
把它们收起来，密封，这就成了泡秋葵茶的
原材料了。

取几片秋葵小星星，再加上几朵秋葵
花，捏几粒枸杞子，再放入几块冰糖泡水，
秋葵的绿汁渐渐染了白水，嫩绿的水中，几
粒枸杞子的红飘上飘下的，恰到好处地点
缀着茶壶里的江湖，忍不住喝了这杯茶，还
想着下一杯茶，自制秋葵茶环保又清心，要
是有客人来访，从瓶子里取出秋葵来，别致
而趣味。

唐代诗人唐彦谦有一首《秋葵》是这么
说的“月瓣团栾剪赭罗，长条排蕊缀鸣珂。倾
阳一点丹心在，承得中天雨露多。”

这首诗不吝笔墨，把秋葵的形，秋葵的
美，以及对于秋葵的喜爱，一一展现出来。
在这样的秋季，再赏这首诗，别有一悉滋味
在心头。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无论多么繁
忙，请多抽出时间，来欣赏秋，欣赏秋葵，享
受秋葵的美，品味秋葵的美味，对于秋葵来
说，一个月的风光时间不多，但只要你了解
它，它会给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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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臣仁
秋天，道路长熟
几行藏文在红叶上脉络分明
掌灯前的黄昏，短暂地安宁
刚刚洗浴过的思绪，等风来

鸟掰着手指细数时间
静候佛的脚步由远而近
等风来，长满皱纹的玛尼石
闭上眼睛，认真地审读自己

等风来，高原颔首低眉

温声细语传递风来的消息
思念像一枚幽蓝的暗器
一下击中暮色的软肋

风来了，与吟诵的真言
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透过它们长成果实的面容
高过头颅的信念柔然地站立
撩动季节的衣襟
风吹皱窗前的身影
与传说为邻，相扶相依
怀抱温暖，走到夜色命薄如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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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的蓝天上时常盘旋着鹰，我一
直觉得那些鹰不仅了不起，而且很神
秘。我喜欢胡乱想象，以为自己看到了
一只鹰在天空慢慢打量这片高原大地。

一只鹰在高原的上空鸟瞰，视野
所及范围内，仿佛是一派滚滚的波涛
在翅膀下翻腾，那是起伏的群山。波涛
的顶峰雪白，波涛的下部却都是深色
的，细细一看，波涛虽然高低错落，其
实凝固不动。莽莽的青藏高原上，群山
由西而东，西高东低。到了青藏高原的
东南边缘，却让从北方闯过来的横断
山脉碰了个正着。由西而东的山岭惊
慌失措，却又不能马上收住脚步，仿佛
就在那一刹那的时间里，山岭碎了！满
身也都有了伤痕的横断山脉仍然是霸
气十足，朝着南边逶迤而去。

那只巨鹰，看到了山水遥遥的过
去。乘着流云下面的风，它又从现在
的山水面前轻轻掠过，升高。

这是碰撞付出的代价，支离破碎
的横断山，就以今天的模样出现在世
人眼里。于是人们看到，在青藏高原的
东南边缘，山与山之间出现了数不清
的深谷大峡。温柔的水，便在这山与山
之间、石头缝隙的峡谷里穿行。后人用
歌声感叹道“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
水似银”，银白色的水都在山谷里，在平
缓处仿佛不动的水不会是银白色，水，
只有在愤怒时、在急迫中才会显示出
银白色。

可威风凛凛的山脉却还是占据
着有利地位，水，不再能够由西向东
奔腾，在这里，无可奈何地被山势强
迫着由北朝南流去。

在这片高原上很多的地方，其实
原本没有水行的道路，昂首蓝天的座
座大山，拥挤在一起，挽起他们粗壮的
臂膀，把大地变成它们的世界，就连飘
浮在天上的云雾也要绕着它们行走。
它们似乎不可一世，但是，看上去是那

么温柔的水，却硬是从它们身边闯出
了自己要走的路来。山石如果不让路，
那汇聚在了一起的水就发出惊天动地
狂暴吼声，江流奋力夺路，把水珠溅到
半空里。

水的天性，只要是低矮处，它总
是能到达。长江上游很大的三条支
流，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它们都
是在高海拔高原上的大河，它们朝平
原地方跑去，它们朝着海洋跑去当然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在康巴高原
上，由于破碎的横断山的阻隔，它们
只能一齐向南奔跑，它们所行的道
路、或者说它们为自己开辟的道路，
就是由北朝南纵情奔跑上千公里的
大峡谷。

围绕这三条大河、奔向这三条大
河，愿意和这三条大河融为一体的还有
数不清的小河、小溪，这些溪流小河从
不同走向的大大小小的峡谷里出来。看
起来是哪里低矮，它们流向哪里，其实
它们都是在朝那三条大江跑去。有的从
东向西，有的由西朝东，有的从南向北，
更多的却也是向着南方奔流。它们要走
的道路也是长达几十、几百公里的众多
峡谷，它们目标一致，分别从不同的方位
汇入了那三条狂野的大河之中。因这，只
有这三条大江能把它们带进长江，进入
长江，它们就能到达它们梦想的目的地：
那永不干涸、波涛无边的大海。

山、水、峡谷，构成了一派雄浑和
苍茫，构成了一派辽远和空旷。神秘，
也就从这里生长出来、弥漫开去，这
就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让世人仰视
的康巴高原。

起风了，那是高原上空的罡风，
与其说是刚劲有力，还不如说是狂暴
无理。似乎无形，却呼呼有声，它在空
中的力量可以让飞鹰不能自已，有
时，它能撕毁钢铁的翅膀。

从高空里下来，已经不再是巨

鹰，只是仰视山的顶峰、面对江河波
浪的步行者。人在峡谷里行走，竟如
此渺小。

金沙江从巴颜喀拉山南麓流出
来，据说源头的水，是从酷似一头牦母
牛鼻子的山崖里喷射出来的，高原上
的人就把这条大河叫做“志曲”。在上游
的这段河流，却又被称为“通天河”。这
个称谓同神话故事“西游记”里那条“通
天河”本来没有关联，但人们总是不自
觉地要把这条河流与神话故事联系起
来，由于封闭和边远，由于这条大河总
是在外地人梦里流淌。于是，就有了比

“西游记”里那条神话河流更为神奇的
传说。“通天河”先是在海拔极高的草原
上蜿蜒行走，有好长一段路程，江流一
直都显得平缓，波澜不兴，温文尔雅。待
到进入四川境内，河床突地变狭窄，而
在此时，又有了更多的小河小溪注入

“通天河”，水量大增，江流自是另外一
番气象。

江流来到了白玉，江流的身后是
长长的峡谷，前面还是没有尽头的峡
谷。峡谷都让茂密的树木覆盖着，就
在那些山谷里、树林下迄今也还有一
个神秘的部落，那些探密的人说那个
部落叫做“山岩戈巴”，是一个原始的
父系部落。“山岩”，汉话的意思就是

“险恶之地”，地形险要，生长、生活在
这种地方的人群叫做“戈巴”。

清末、民国初年，活跃在康藏高原
上，有一个笔名叫“懒兵”的人，是赵尔
丰的部下，他有一篇文章叫做《边藏刍
言》，他形容“山岩戈巴”这个原始部落
的居住地“崇山叠耸，沟溪环绕，森林绝
谷，出入鸟道，形势危险”。即使是在现
代科技发展到了相当高水平的今天，
要到这个带有原始神秘气息的地方，
依然不太容易。因为有好多人都知道，
一处叫做“叶巴”的险滩也在这神秘的
大峡谷里。


